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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
是一個動詞

李碩
 
冬天並非
全是冷漠的
大地深處
孕育著
蓬勃向上的生命
小天鵝
在池塘裡游弋
俯身親吻
水面驕傲的身影
一朵雪花
緩緩飄落
隨後是一場
潔白盛放
紛紛揚揚，
似冬天浪漫的宣告
每一片雪
都是一個精靈
跳躍著，漂浮著
撫摸著溫暖的人間

雪中遐思
趙學潮

窗外，雪紛紛揚揚，如同輕盈的舞

者，在空中翩翩起舞，將整個世界裝扮成

一片銀裝素裹的仙境。我靜靜地佇立窗

前，凝視著這漫天飛舞的雪花，任由思緒

在這純淨的世界中自由翱翔。

自古以來，雪便是文人墨客競相描

寫的對象。它以其獨有的韻味和魅力，激

發了無數詩人的創作靈感，催生了眾多膾

炙人口的經典名句。白居易的《夜雪》

中，「已訝衾枕冷，復見窗戶明。夜深知

雪重，時聞折竹聲」，細膩地描繪了雪夜

的寒冷和寂靜，那清脆的折竹聲，宛如天

籟之音，讓人心生嚮往。而陸游的《大

雪》，「大雪江南見未曾，今年方始是

嚴凝。巧穿簾罅如相覓，重壓林梢欲不

勝」，則生動地展現了大雪初降江南的奇

異景象，那雪花彷彿有靈性一般，巧妙地

穿過簾縫，與人們嬉戲，展現出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

唐代的高適和岑參也是對雪情有獨鍾

的詩人。高適在《別董大》中寫道：「千

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這

裡，「千里黃雲」形容天空被黃沙和雲層

覆蓋，顯得昏暗；「白日曛」則形容太陽

在這種天氣下顯得暗淡無光。而「北風吹

雁雪紛紛」則形象地描繪了北風凜冽，大

雁南飛，雪花紛飛的景象。詩人通過這樣

的描寫，表達了對友人董大的不捨之情，

同時也展現出雪中壯闊的自然景觀。

岑 參 的 《 白 雪 歌 送 武 判 官 歸 京 》

則有：「瀚海闌干百丈冰，愁雲慘淡萬

里凝。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

笛。」這幾句詩描繪了邊塞的嚴寒景象。

「瀚海闌干百丈冰」形容沙漠中水汽凝結

成冰，形成了一片冰封的世界；「愁雲慘

淡萬里凝」則形容天空中的雲層厚重，給

人一種壓抑和憂愁的感覺。接下來的兩句

則描繪了在這種嚴寒中，人們依然舉行宴

會，飲酒送別歸客，胡琴、琵琶和羌笛的

樂聲交織在一起，增添了一絲溫暖和生

機。這不僅展現了雪的壯觀，也表達了詩

人對友人離別的哀愁和對邊塞生活的深刻

感受。

還有眾多詩人對雪情有獨鍾。他們或

描繪雪的壯觀景象，或抒發對雪的深厚情

感，將雪的韻味和魅力展現得淋漓盡致。

他們的詩句中，雪不僅是自然的饋贈，更

是心靈的慰藉，讓人在寒冷的冬天裡也能

感受到溫暖和希望。

然而，雪的魅力遠不止于此。它不僅

僅是一種自然現象，更蘊含著豐富的文化

內涵和象徵意義。在古代，雪常被視為吉

祥的象徵，預示著來年的豐收和幸福。人

們相信，雪能夠淨化世間的污垢和醜惡，

帶來一片純淨和美好。同時，雪也象徵著

純潔和無私，它用自己的潔白無瑕，洗滌

著人們的心靈，讓人們在紛擾的塵世中尋

得一片淨土。

此刻，我靜立窗前，凝視著這漫天飛

舞的雪花，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感慨。雪，

它不僅僅是詩人筆下的絕美意境，更是我

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它教會我們純潔、無

私和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在寒冷的冬

天裡也能感受到溫暖和希望。每當雪花紛

飛時，我便會想起那些曾經陪伴我度過寒

冬的人和事。那些溫暖的笑容，親切的話

語，無私的幫助，都如同這雪一般，純潔

而美好，讓人難以忘懷。

我想，這就是雪的魅力所在吧。它

讓我們在欣賞美景的同時，也能從中汲取

力量和智慧。讓我們攜手走進古詩詞中的

雪世界，感受那份獨特的美麗和感動。在

那裡，我們可以暫時忘卻塵世的煩惱和憂

愁，讓心靈得到淨化與昇華。同時，也可

以將雪的韻味和魅力融入到我們的生活

中，用一顆純淨的心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去創造屬於自己的幸福。

心藏雪色自澄明
李志宏

總覺得，雪，是冬日最浪漫的落筆。可南方的冬天沒有下

雪，于是，便在萬千詩文裡找尋，這才發現，雪落千年，有萬般

意趣。

詩中的雪，藏著世間最細膩的情愫。它是「六出飛花入戶

時，坐看青竹變瓊枝」的閒情，看窗外青竹被雪裹成瓊枝玉樹，

便覺人間值得；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的驚

艷，一夜風雪過後，枝頭彷彿開滿了春日的梨花，恍惚間竟不知

今夕何夕；是「千片萬片無數片，飛入梅花都不見」的童趣，雪

花與梅花相融，分不清哪片是雪，哪瓣是梅；是「旋撲珠簾過粉

牆，輕于柳絮重于霜」的輕盈，雪花旋轉著飛向人間，帶著月亮

的純淨空靈，裹著梅花的冰清玉潔，自有風情……這些藏在詩行

裡的雪，從漢唐的風月裡飄來，從宋元的煙雨中落下，穿越千年

時光，仍能叩擊人心底最純粹的清歡。

一段段與雪相關的故事裡，更藏著古人的風骨與心境。

夜雪初霽，四望皎然，晉代的王子猷披衣起身，溫酒吟詩，

忽然想起了遠在剡溪的朋友戴安道。興致上來了，哪管什麼夜深

路遠，他駕著一葉小舟，在茫茫雪色裡，一路向戴家而去。舟行

一夜才到，可他在戴家門前站了站，轉頭就走了。旁人不解，他

只淡淡說：「我本是乘興而來，如今興盡了，便回，何必非要見

戴安道呢？」這份灑脫從不是奔赴終點的執念，而是遵從內心起

落的通透，來也從容，去也坦蕩。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天地間靜得像被按下了暫停

鍵，萬物沉寂，唯有風雪漫卷。可偏偏有一葉孤舟，舟上立著個

披蓑戴笠的老翁，獨自在寒江上垂釣。柳宗元筆下的江雪，寫盡

了清冷與孤傲。天地蒼茫，孑然一身，卻不是失意的頹唐，而是

堅守本心的篤定，在寂靜中活出了自己的風骨。

崇禎五年的那場雪，落了三天三夜，西湖裡的人聲、鳥聲盡

數消散，天地間只剩一片純白。到了五更天，張岱撐著小船，裹

著暖衣，帶著爐火，獨自往湖心亭尋雪而去。待到亭中，忽見兩

人鋪氈對坐，童子燒酒正沸。他鄉遇知己，不必多言，痛飲三大
杯才盡興告別。舟子搖船時嘟囔：「別說相公癡，還有比相公更
癡的人呢。」這份「癡」，恰是沉浮亂世裡最珍貴的清歡，是無
需千言萬語的靈魂相契。

朔風捲著碎雪，天還未亮，姚鼐便與朱孝純踏上了登泰山的
崎嶇山路。寒風刺骨，步履維艱，可為了親身體驗日出時分的盛
景，他們咬牙堅持。終于，登頂之時，「蒼山負雪，明燭天南」
的盛景撞入眼簾，那一刻，所有的疲憊都煙消雲散。原來千般寒
苦過，方能見世間絕色，世間美好的事物，從來都需要歷經艱辛
才能獲得。

寶玉披著一襲長衫，衣袂在寒風中輕輕翻飛。他走得很慢，
每一步卻都透著決絕，身影在茫茫白雪裡越來越清晰，又越來越
縹緲。天地間只剩下他與這片純白，風停了，煙散了，連一絲紅
塵的痕跡都尋不見。「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
乾淨。」

那些曾經以為重要到放不下的人和事，那些纏纏繞繞的歡喜
與憂愁，隨著歲月流轉，終究都會在時光裡慢慢遠去，只留一片
純粹在心頭。

雪的故事還有很多，每一段都藏著不同的心境與人生。浮雲
吹作雪，世味煮成茶。

原來雪的詩意，從不在雪本身，而在賞雪人的心境，在那份
于雪色中安放的情緒與感悟。

我們在塵世奔波、為浮名所累，慣于屏前寒暄，失了古人踏
雪賞景的閒情，忘了與自我、天地對話的寧靜。可其實，只要心

中有雪，便有一方澄澈天地，安放所有疲憊紛擾。

c

訃告
`

陳培國
(深滬南春)

逝世於一月廿八日
出殯於二月三日上午九時

施奔樹(晉江洪溪村)

逝世於一月廿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2-HELENIUM）
靈堂
出殯於二月六日上午十一時

王陳月霜（晉江金井丙洲村）

逝世於元月廿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306號靈堂（SANCTUARIUM 306-
FIR）
出殯日期另訂

施吳麗輝
（晉江市深滬鎮華海下海尾四房）

逝世於一月三十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0-TULIP)靈堂
出殯於二月四日上午九時

 劉振耀
（漳州市龍海區石碼）

逝世於一月三十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1-GLADIOLUS)靈堂
出殯於二月四日日中午十二時

黃健庭（廣東台山）

逝世於一月卅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3-CALADIUM)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林金榜丁母憂
旅菲晉江柳山同鄉會訊：本鄉會林顧問

金榜鄉賢令慈林府陳瓊專老孺人（亦即本鄉
會林慶典主任志勃鄉賢令祖慈），不幸於二
○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四）亥時，壽
終內寢，享壽九十有四高齡。寶婺星沉，軫
悼同深。現停柩設靈於家鄉柳山村後茂份祖
廳，擇訂於二○二六年二月一日（星期日）
上午入殮，越二月五日（星期四）上午吉時
出殯，安葬於家鄉紀念墓園之原。

本鄉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致輓花圈，以表哀思，而盡鄉
誼。

黃健庭逝世
和記訊：僑商黃健庭老先生（廣東台

山）不幸於二○二六年一月卅一日逝世，享
壽積閏壹佰零一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
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303-CALADIUM)靈堂，出
殯日期另訂。

土家織錦如何織就民族「無字史書」？
——專訪湖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吉首大學張家界學院教授田明

中新社湖南湘西1月28日電　土家織錦

是土家族傳統手工技藝，在土家語中被稱為

「西蘭卡普」，意為「花鋪蓋」。千百年

來，有自己語言卻沒有本民族文字的土家族

人，將深層的文化情感與集體歷史，轉化為

斑斕絢麗的圖案符號織進錦中。因此，土家

織錦也被稱為土家族的「無字史書」。

一方織錦，如何承載土家族的歷史敘

事與民俗信仰？近日，湖南省文史研究館館

員、吉首大學張家界學院教授田明接受中新

社「東西問」專訪，解讀土家織錦背後的文

化密碼。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土家織錦源起于何時？經

歷了哪些發展歷程？

田明：土家織錦是一種在湘西酉水流域

土家族聚居區普及面廣泛，且非常實用的傳

統手工藝紡織品，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時期酉

水流域土家先民的原始織造。秦滅巴後，善

于織造「賨（cong）布」的巴人一支遷入武

陵地區，為當地帶來更先進的紡織技術。漢

代受中原工藝影響，織成「斑罽（ji）」，後

演化成麻質或木棉類的斑布。

唐宋以後的數百年間是土家族形成的重

要時期，這時的織品被稱為「溪峒布」。土

司時期，「溪峒布」不僅被廣泛用于服飾、

被面和蓋衾面料，還成為土司向朝廷進奉的

貢品。

「溪峒布」包括普通製衣的家機布和

精品「土錦」兩大系列。土錦採用「通經暗

緯、斷緯挖花」技法，從織造方法到「斑斕

五色」的圖紋，都基本趨于成熟。清朝「改

土歸流」後，土家族傳統服飾受到限制，

「土錦」從衣裙主料轉向被面、蓋衾等家居

用品方向發展，色彩紋樣愈加大膽鮮明，最

終定型為民眾熟知的西蘭卡普。

土家織錦的演變，從原始織造到賨布、

斑布、溪峒布，再到土錦、西蘭卡普，印證

了土家族從原始走向現代，歷經巴賨南遷、

烏蠻東移、客漢入峒的社會發展史和多部族

聚集，發展成為單一民族的民族融合史。

 中新社記者：土家織錦的紋樣從不憑空

而生，每種紋樣皆有隱喻。土家織錦如何織

就民族「無字史書」？

田明：土家族沒有自己的文字，歷史的

記載祗能憑藉口頭文學、民俗活動、工藝美

術等方式進行。而工藝美術是最直觀的形象

「語彙」之一。土家織錦以豐富的圖紋形式

述說古老文明的歷史進程，展示土家族人的

信仰、崇拜以及族源的隱喻。

土家織錦傳統紋樣可分為動物鳥獸、植

物花草、生活器物、天象地理、幾何勾紋、

吉祥綜合等7大類別230餘種。這些紋樣體現

了土家族的文化傳統和文化淵源，充分反映

了土家族的審美情操和民族意識。

土家族有古時崇蛇部族巴人後裔，早

期紋樣「窩畢」（小蛇）便印證了這樣的族

源。在眾多蛇紋圖案中，小蛇圖紋獨具特

色，它以類環形的小蛇為單位，橫向作二方

連續排列，這種首尾相接的小蛇與紅山文化

中的玉龍造型相當接近，是中華民族古老的

龍圖騰在織錦圖紋上的反映。

同樣保留土家語名稱的紋樣「實畢」

（小野獸），則反映了土家先民遠古漁獵時

代的生活痕跡。該紋樣佈局源于戰國時期楚

國鄖地的彩色絲織物，構圖為多個四方連續

的菱形連綴，並在每個菱形方格內安排了一

個平面化處理的小野獸，可見楚文化對酉水

流域影響之深。進入相對穩定的社會後，安

居下來的土家族人從事「刀耕火種」的農業

生產，同期誕生了記錄神位供奉與蕎麥種植

的「神龕花」「六蕎花」等紋樣；隨著清代

「改土歸流」政策的推行，滿漢文化大量傳

入，「福祿壽喜」等紋樣也隨之出現。

縱觀土家織錦的紋樣，就像在翻閱一部

用圖像寫成的民族編年史。每一個重要歷史

階段，都在這部民族「無字史書」上留下了

或直白或隱喻的痕跡，靜靜地訴說著這個山

地民族的喜怒哀樂與精神世界。

 中新社記者：作為民族文化交融的載

體，土家織錦在發展中形成了怎樣的藝術風

格與特點？

田明：土家織錦的藝術魅力在于它特色

顯著，厚重的色彩、變化無窮的圖紋、意象

的裝飾都給人強烈的視覺衝擊。其藝術特點

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呈現「名存形異」的紋樣特徵。土

家織錦紋樣不追求逼真寫實，而是通過捕捉

物象本質特徵，將其提煉、誇張、變形為抽

像的幾何圖案。例如「馬畢」（小馬）紋樣

織出了正側面馬的兩隻眼睛和耳朵，這種多

維空間的直覺表現，與20世紀西方立體派藝

術有異曲同工之處；「鷺鷥踩蓮」紋樣的構

圖則與楚錦中的鳳鳥圖案一脈相承，反映了

楚文化對土家族的深刻影響。

二是以幾何圖案著稱。土家織錦紋樣主

要由直線和45度斜線構成，自然發展成獨特

的幾何化風格，方形、三角形、菱形成為基

本語彙。這種由直線和斜線構成的美學，不

僅形成穩重、剛毅、靜中有動的視覺衝擊，

也與土家族剛直倔強的民族性格相契合。

三是有著「忌白尚黑」的色彩靈魂。

受道家觀念及歷史上尚黑的部族文化影響，

在酉水流域土家族人的觀念中，白色象徵災

禍與死亡，黑色則與正直、權威相關聯。因

此，土家織錦底色多為深藍、黑色，圖案喜

用飽和度高、對比強烈的紅、黃、藍、黑等

色，營造出厚重、古樸斑斕的視覺效果。

正是這種將外來技藝、文化元素內化于

本民族審美與工藝體系的能力，使得土家織

錦形成了「工而不匠、藝而不俗」的鮮明特

徵。土家織錦之所以能跨越文化邊界獲得普

遍審美認同，核心在于其獨特的視覺符號體

系與人類共通的手工溫度，契合了當代世界

對非遺的關注，以及對質樸、自然的美學追

求。


